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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人类减贫事业的“中国草”

口 述 人：林占熺，1943年出生，福建连城人。福建农林大学教授，菌草技术发明人，国家菌草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2017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2021年获“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党的二十大代表。

访 谈 组：王道勇 韩 融 王 晶

日 期：2023年10月26日、2024年9月30日

地 点：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五楼会议室、腾讯会议室

——林占熺教授的“种草”人生

“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

我今年 81岁，是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人，
农民的孩子。1964年，我考入福建农学院，就
是现在的福建农林大学，专业是农学。1968年
大学毕业后，下放到福建宁化水茜公社杨城大
队插队，1970年调入三明真菌研究所工作，从
事食用菌育种栽培研究和推广，1975 年调回
母校。

我回母校初期是在教学实验场工作，1983
年以来从事的主要工作是菌草技术的科学研
究、扶贫和援外。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药用
菌生产国和消费国。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
国食用菌如香菇、木耳、灵芝的主要栽培原料
都来自阔叶树，但由于阔叶树生长缓慢，不能
满足食药用菌大规模发展的需要，因此产生

“菌林矛盾”。当时我国仅香菇一项，年消耗木
材就达150万立方米，“菌林矛盾”成为制约食
用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难题。

1971年在三明真菌研究所工作时，我就提
出了一个设想，福建闽西北地区，漫山遍野生
长着多年生的芒萁、五节芒，能不能用这些野
生的草本植物“以草代木”发展食药用菌？我
与许多同行交流过这一想法，但是十多年过去
了，一直没人开展这项研究。1983年，我参加
福建省组织的科技扶贫考察团到闽西考察，当
地群众的贫困状况和恶劣的生态环境出乎预
料。为了贫困农户脱贫和保护森林资源，我决
定自己开展这项研究。我当时承担学校教学实
验总场多项行政工作，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实
验室。为了做实验，我豁出去向当时的福建农
学院工程队借了 5万元，盖了一个 300平方米
的实验室。当年我一个月的工资是 60多元，5
万元是一个天文数字，说实在的，压力非常
大。我妻子罗昭君一听说我为科研借了这么多
钱，她非常着急地说：“你去搞科研我不反
对，但你想过没有，我们家的月工资加起来也
不过 100多元，万一搞砸了怎么办，拿什么去
还？”确实，如果实验失败了，这个借款不仅
我这辈子都还不清，连小孩都担心到了她那一
辈还要还。还有一个困难是，我国有 3万多种
野草，哪种草能用来栽培食用菌？没有任何资
料借鉴，我只好先选在福建资源丰富的、植株
高大的芒萁、五节芒、类芦、芦竹、斑茅等野
草来栽培。经过 3 年的探索，终于在 1986 年
秋，用芒萁、五节芒、类芦等野草栽培香菇获
得成功。当我看到用芒萁、五节芒栽培的第一
朵香菇时，觉得像发现新大陆那样兴奋不已。
后来，又发现用类芦、斑茅、芦竹、芦苇等野
草也可以栽培食药用菌！当年就开始在贫困地
区示范推广，经过40多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开
辟了一个菌草科学研究与应用的新领域。

福建省委老书记项南同志是中国扶贫基金
会会长，他对菌草技术用于扶贫非常重视。
1992年5月，菌草技术在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上
荣获大奖。我领奖归来途经北京，想顺便去找
项老当面汇报菌草技术发展情况。我当时想，
我与项老素不相识，他肯见吗？想不到经联系
后项老高兴地说：“你们明天早上来吧，我等
你们。”第二天一见面，项老就向我表示祝
贺。在听完我的汇报后，他说：菌草技术是一
项很有发展前途的新技术，要多在贫困地区推
广，并想办法使之早日走向世界，发挥更大的
效益。项老还语重心长地说：农业科技工作者
有了科技成果，一要走下去，即到农业生产第
一线去，到农村去，到农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二要走出去，即走出实验室，走出校门，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并且嘱咐“你不要走个人发
财的路，你用自己发明的技术去发展是合法
的，但你成为百万、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也算不
了什么，你如果能用自己发明的菌草技术用于
扶贫，为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这才是你生
命真正的价值”。项老这番话让我醍醐灌顶：
我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用自己发明的技术
去扶贫是应该的，要从社会发展的价值及人
生价值层面去考虑。1996 年 12 月 16 日下午，
项老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他说：“对于
菌草技术，我看准三条，第一，保持水土，保
护环境，可持续发展；第二，千家万户可参
与、可发展，可与扶贫工程密切结合；第三，
世界市场非常大。这是带有全球意义的一次技
术革命。”

有一次，项南老书记在福建调研时，我请
他指导菌草扶贫事业的发展，他思考了片刻，
提笔写下了 8 个字——“发展菌草，造福人
类”。1996年，商务部国际交流中心与福建省
科委联合在福州主办第一届菌草业发展国际研
讨会，会前，福建省科技厅的同志希望项南给
菌草国际会议题词，项南就在“发展菌草，造
福人类”这 8 个字中添了 2 个字：“发展菌草
业，造福全人类”，这 10个字从此成为菌草科
学研究、扶贫和援外工作的宗旨。

小小菌草成了脱贫“生力军”

现在回顾我所做的扶贫工作，可分为国内
外两方面。在国内，把菌草技术用于老、少、
边、穷地区扶贫，从1986年底开始，一直坚持
至今，先是在福建省老区、贫困地区推广，后
来在中国扶贫基金会、科技部的支持下，参加
了中西部地区十多个省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工作，菌草技术成为脱贫的“生力军”。其中
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开始参加的闽宁对口协
作扶贫，27年来没有中断过。2021年播出的电
视剧《山海情》讲的就是闽宁协作的事，其中
一部分是讲述菌草技术帮助西海固人民脱贫致
富的故事。在国外，我们把菌草技术和运用菌
草技术扶贫的国内经验结合受援国的实际，用
于国际扶贫工作。1994年开始承担国家菌草技
术援外工作，至今我和我的团队把菌草技术传
播至 107个国家，为推动人类减贫事业贡献了
一点力量。

在省内，我们最早是 1986 年开始参与扶
贫，在福建省科技厅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把

“以草代木”栽培食药用菌推广到全省 51 个
县、市（区）。为了让贫困农户更快掌握菌草
技术，举办了大量的培训班，仅尤溪县，自
1989年至1995年，我先后去了100多个村庄举
办了 120多期菌草技术短期培训班，听课的乡
亲超过 2万人。当时农村条件差，时间紧，上
完课有时我晚上就睡在生产队的肥料仓库中。
虫往身上爬，我就用衣服把脖子裹起来。肥
料、农药的气味很熏人，但我听到村民连夜粉
碎菌草的声音，心里非常高兴。后来，菌草栽
培食用菌被列为福建省的重点扶贫项目。农业
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在福建农学院举办了
全国野草栽培食用菌培训班，科技部把菌草技
术项目列为“八五”国家级星火重中之重项
目，广西、浙江、广东、江西、安徽、江苏等
省区相继引进和推广了菌草技术，增收效果都
很明显。据福建省有关部门统计，1991—1995
年，仅福建省菌草栽培食药用菌共示范推广
12.39 亿筒 （袋），累计增加产值 22.46 亿元，
农民增收17.8亿元，节约木材51.26万立方米。

经实验发现，菌草根系发达，在防止水土
流失方面作用显著。1993年，在福建长汀县和
连城县进行水土流失地试验种植菌草，当年地
表径流减少了 30%以上，土壤侵蚀量减轻了
78%，每公顷水土流失地每年减少土壤侵蚀
60—70吨。在水土流失地种植菌草，既保护了
生态环境，又为食用菌的生产提供优质菌料，
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致富。1995年，我被授
予“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称号。

1996年底，中组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在厦
门举办 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县委书记、县长
培训班，我去讲课，课间，宁夏彭阳县的县委
书记柳富找我说，彭阳没有你介绍的菌草，我
即问他，有没有麦秆、玉米秆，这些也是草本
植物可以用来种菇？他说很丰富，并约我去彭
阳用菌草技术扶贫。1997年4月，在福建省扶
贫办的支持下开始参加宁夏的扶贫工作，我们
从福建带了 6箱菌草草种和菌种，首次在彭阳
县进行了种植试验。宁夏天气与福建差别很
大，彭阳县全年无霜期不到 6个月，为了确保
示范生产获得成功，一是利用废弃的窑洞栽培
食用菌，二是我们驻村工作，有时还住在菇棚
里，以便夜间起来检查菇房的温度变化。半年
后，第一批利用作物秸秆栽培香菇、平菇、双
孢蘑菇都取得成功。当时有27个示范户参加实
验，他们平均收入超过2000元，小岔沟村一个
示范户的50平方米菇房，栽培平菇的收入超过
他种27亩小麦的收入，引起了轰动，当地群众
纷纷要求加入。在大家的合力推动下，经过十
年的努力，菌草技术推广到宁夏15个县市1.75
万多户，户均年增收5000元以上，出现了年收

入5万元、10万元的专业户。菌草菇产业成为
当地脱贫致富的第一个产业。

日内瓦获“金奖”

在福建用菌草技术扶贫取得突破性进展，
菌草技术被福建省发明协会授予了发明特别金
奖。当时，给不给我们颁发这个奖争议很大，
有的人说，以草代木？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
怎么可能呢？当时评委中有一位姓姜的老师，
他来我们单位调研过，在他的坚持下才给我们
颁发了这个奖。用野草种菇，野草变山珍引起
中国发明协会的重视，副会长专程到福建农林
大学调研后认为菌草技术的发明很有意义，于
是推荐我们参加第2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技
术展览会，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

当年国际评委得出的评价是：“以草代
木”栽培食用菌技术是为人类提供优质菇类食
品和为畜牧业发展提供优质饲料“最经济”

“最合理”的新途径，于是给了日内瓦州政府
奖和国际展览会金奖。当时领奖的情景，我现
在还记忆犹新。我当时坐在会场的最后一排，
看上面的奖几乎都要发完了，也就不抱什么希
望了，心想反正已经把我们的菌草技术编入国
际会议资料中，让外国人知道这是中国人发明
的就可以了。没想到主持人最后又念了一个名
字，我一听这个用法语叫的名字怎么这么像我
的名字，但我怕在国际上出洋相，他第一次念
的时候，我没敢去领；第二次念时，我还是没
敢去；念到第三次时，我们代表团的翻译就大
喊，林老师在哪里？大家就到处找我。会后，
参会的我国驻日内瓦使馆的同志和一些华侨非
常高兴，相互庆祝，有的还激动得热泪盈眶，
比我这发明者还高兴。1994年，中国发明协会
又推荐菌草技术参加法国巴黎的发明展，评委
评价是：菌草技术是国土整治开发普遍适用的
技术，因此又获得国土整治开发部的奖。

在国际上两次获得大奖，国内外联系我的
人就多了。日本金泽县的一个企业要求引进菌
草技术，听闻日本是食用菌王国，这个“王
国”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也想去了解清楚。因
此，1994年，我带领一个小组去帮助他们建菌
草茸研究所。他们食用菌生产的工厂化、机械
化和自动化程度高。但我在一个菇房里能同时
培养多个品种，而且还能用菌草代替树木栽培
食用菌，他们觉得技术好，想方设法要我留在
日本，承诺帮我出版著作，还可以把我全家都
迁到日本。但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深知国内成
千上万的贫困乡村更需要菌草技术。

菌草技术用于扶贫取得成效后，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和粮农组织驻华官员也开始关注。
1994 年，菌草技术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为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1995
年 5月，国家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将菌草技术
列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先进实用技术的培训项
目。同年举办了第一届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
由此，开启了菌草技术助力发展中国家减贫的
历程。

走进南太岛国“种草”

菌草技术援外第一站是在巴布亚新几内
亚，随后在斐济等南太平洋岛国广泛开展。

应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的邀请，1997
年 5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同志派出
福建省科技访问团到巴新的东高地省考察，我
作为菌草技术发明人随团访问。当时的东高地
省鲁法区还处在部落经济状态，据区长介绍，
有 5 万左右的人口，80%以上的人还穿树叶，
吃饭没有一日三餐，但漫山遍野长着象草、菅
等野生菌草。世界已进入20世纪末，还有生活
在这种状态的人，觉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
国科技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因此，
当团长李庆洲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东高地省
签菌草技术合作协议时，我当即表示我愿意来
帮助他们，可以签。双方便签署了菌草技术重
演示范协议。同年7月25日，我带领菌草技术
专家组到东高地省鲁法区实施菌草技术重演示
范。我们从实际条件出发，因陋就简，因地制
宜，利用当地野生菌草栽培出各种食用菌，菌
草技术重演示范获得成功。为了庆祝菌草技术
重演示范的成功，1998年1月14日，巴新政府

在东高地省鲁法区召开非常隆重的现场会，全
国各地参会的有5000多人，其中有些人甚至步
行3天3夜才赶到现场，巴新总督、副总理和8
位部长出席了大会。巴新国家领导人在现场会
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感谢中国政府给予
的技术援助。大会现场升起五星红旗，而且把
中国的国旗升得比他们自己的国旗还要高，当
首次在巴新洛果山奏响中国国歌时，我们都激
动得热泪盈眶，觉得再苦再累都值得。

1999年 9月 9日，巴新东高地省行政长官
给我们学校和中国驻巴新大使写了感谢信。信
中写道：“中巴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该
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
中国专家能够适应这种使发达国家的人望而却
步的条件。这足以表明中国政府通过专家实施
菌草技术项目给予我们的帮助是真心实意和信
守诺言的。”

2000年5月16日，时任福建省省长习近平
和东高地省省长拉法纳玛签署了福建省援助东
高地省菌草和旱稻技术项目。菌草技术重演示
范虽然获得成功，但如何让现代的菌草技术被
还处在部落经济的村民掌握，如何让菌草能够
在巴新落地生根，帮助当地农户走出一条摆脱
贫困的路，是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我们从当
地实际情况出发，把菌草技术本土化，把这一
现代生物技术简化简化再简化，直到没受过教
育的村民也能“一看就懂”“一学就会”“一做
就成”。2001年，我国在海外援建的首个菌草
技术示范基地在巴新东高地省落地。此后，中
国技术专家组在巴新东高地省持续开展菌草种
菇、菌草养畜的技术培训、示范和推广，为当
地百姓脱贫致富提供了一条新途径，破解了东
高地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难题，成为中巴合作
的佳话。

2009年开始，在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
直接推动下，菌草技术列为我国援助斐济项
目。2010年1月23日，我带领专家组到斐济进
行了可行性考察，跑遍了斐济农业部的 8个农
业实验站，最终选址距楠迪国际机场仅 1公里
的实验站。2014年，中国援斐济菌草技术示范
中心落地。当地气温高，我们因时因地制宜，
就地取材发展高温型的菌草菇，利用芒果树遮
阴作为菇场。利用香蕉叶、椰子树叶搭建起简
单的荫棚，采用菌畦法栽培，用土和水调节温
度。就是用这些简单的土办法，使菌草食用菌
产业在这片土地上从无到有。发展菌草生产还
有效缓解旱季饲料匮乏难题，促进畜牧业发
展，被斐济农业部列为提高畜牧业生产力的首
要举措。在河岸线种植巨菌草可有效防止河岸
滑坡和水土流失，是保护土地最经济与快速的
方法，为斐济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应对气候
变化开辟了新途径。2023年2月，我国在斐济
成立了中国—太平洋岛国菌草技术示范中心，
该中心将菌草技术的推广经验复制到更多的周
边国家，目前已经在瓦努阿图、密克罗尼西
亚、汤加等国落地。

转战非洲

在南太平洋岛国取得成功后，我们应南非
夸祖鲁—纳塔尔省的邀请去了非洲。对非洲发
展菌草产业的探索始于1995年，之前我对非洲
需要不需要用菌草技术发展菌草业、能不能发
展及如何发展，心中是没有底的。1995年我们
在福州办第一届菌草技术国际培训班的时候就
和非洲的学员一起探索。2024年8月15日，我
访问埃及开罗时，埃及国家农科院的教授法西
带着他 17 岁的儿子来看望我，法西是 1995 年
第一届培训班的学员，至今我们依然保持着紧
密联系。

2003 年 2 月，南非祖鲁国王来农大访问，
要求把菌草技术引入南非，我们在华侨的支持
下到南非考察试验。在南非正式开展工作是
2004年，福建省和夸祖鲁—纳塔尔省合作建了
希德拉菌草技术研究培训示范中心，1万多户
家庭从中受益。为了让村民更好地掌握菌草技
术发展菌草菇产业，我们设计出“基地+旗舰
点+农户”的模式。制种、菌袋生产的技术性
强，一般农民做不了的就集中在示范中心进
行。把农户组织起来成为“旗舰点”，农户只
需要负责“出菇”管理这一个环节。我们专门
为贫困农户设计了10平方米菇场，每个人每天
只花1—2小时管理出菇和采菇就可以了，可年
产1200公斤鲜菇，年收入2400美元。

接着菌草技术又拓展到卢旺达和莱索托，
再到中非，现在已传播到非洲40多个国家。在
卢旺达的经历让我印象最深。卢旺达位于东非
高原上，全国多为丘陵山地，有“千丘之国”
之称。卢旺达人多地少，他们就业难、粮食紧
缺。我们初到卢旺达就发现，当地农业的机械
化程度很低，没有用牛耕地，更没有拖拉机，
都是用锄头翻地，种水稻很辛苦。更让我吃惊
的是，很多农民缺乏基本的种植经验和技术，
他们忙了大半年，种出来的水稻都是空壳的，
只长稻草不结籽，只能做牛羊的饲料。为此，
我又决定用菌草和旱稻技术帮助他们消除饥饿
和贫困。我们先是在基加利卡布耶村建了一个

小型示范基地，获成功后，我国政府把菌草和
旱稻技术列为援助卢旺达的农业示范中心项
目。我们根据当地特点，在中心设置了三个专
业：一个是“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一个是
种植旱稻；还有一个是治理水土流失。这三个
专业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工作期间，我们
团队的几位同事都患了疟疾，但我们克服了生
活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持续至今已达20年
了。我们引以为豪的是通过持续努力，到2024
年，卢旺达已经有超过 3.5万名农民接受了菌
草技术培训，帮助了当地 50 多家企业，发展
3800多户家庭从事菌草技术生产工作，几万人
的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又为一个非洲内陆贫
穷国家的农民增收和农业发展开创一条“小而
美、接地气、聚人心、投入省、见效快、可持
续”的新路。2024年8月初，在举办非洲区域
菌草技术培训班期间，联合国高级官员和使团
代表团专程到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考察菌草技术
和产业。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厄尔·拉特
雷、我国驻联合国副秘书长李军华、驻联合国
大使傅聪等人花了 4天的时间，到几个最偏僻
的乡村考察农户应用菌草技术带动周边社区脱
贫致富的示范点。拉特雷说：“我很高兴同其
他联合国官员一起，亲眼见证菌草技术以实际
行动造福民众。”“对非洲大陆所有发展中国家
很有价值、非常适用。”

除了卢旺达，菌草技术在坦桑尼亚也取得
了显著成效。坦桑尼亚长期存在饲料短缺问
题，由此引发了游牧部落和农耕部落的流血争
斗。2016年时任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基奎特访
问了福建农林大学，到国家菌草中心参观，希
望菌草技术能为坦桑尼亚发展畜牧业作出贡
献。2024年8月上旬又见面时，他约我们在他
家见面，他很高兴地告诉我，近几年菌草技术
在坦桑尼亚发展得很好，他自己家的牧场也种
了巨菌草喂牛。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也积极
推广菌草技术，自2021年起，桑给巴尔农业部
的种苗繁育基地从最初的12节巨菌草种苗逐步
扩繁至 9英亩，已为 291名农户提供种苗，有
效提升了当地牲畜饲养效率。

“菌草”受益人

菌草技术是因摆脱贫困和保护森林资源而
诞生的，也是在世界扶贫实践中发展起来的，
现已成为可服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的13个子目标的综合性新技术体系，主要受益
人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第一类是青年群体。我们学校接收了来自
非洲的留学研究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大学一
毕业就失业，菌草技术给青年创业和就业带来
了新希望。有一个典型案例，叫“卢旺达三兄
弟”。老大在菌草专家支持下白手起家成功创
办公司，开展菌袋生产、菌菇加工及销售出
口，并积极实践在中国所学的菌草生态循环理
念，“以草代木”利用废菌料制生物炭。为服
务社区，他把在菌业所获得的利润全部投入创
建幼儿园与小学，在校内为学生提供蘑菇汤以
提高营养水平，培养年轻一代的菌菇饮食习
惯。他还牵头成立了卢旺达菌菇种植者协会，
团结卢旺达的菌菇生产者共同发展。老三的口
才好，脑袋灵光。他毕业后要养家糊口，为此
他养过鸡，鸡要吃饲料，鸡肉价格上下波动也
大，饲养周期长，他亏本了。他想转种庄稼，
但算一算账，根本就不挣钱。他还干过其他的
各种营生都没有挣到钱，直到他发现周围有人
在种菌草菇，就跑到我们中心来学，很快就挣
到钱。他让村里失业年轻女性组成合作社，他
接业务，把菌袋拿回来，让大家一起栽培，然
后他统一卖，慢慢地他的服务范围越来越大，
成为青年创业的模范。

第二类是妇女群体。我们要为社会最贫困
的群体探索一条摆脱贫困的路子。妇女是弱势
群体，因此一定要把底层的妇女带到项目中
来，帮助她们摆脱困境，如巴新东高地省大山
里的妇女费雷达·科拉罗姆，2020年在我们的
帮助下，用菌草技术种植菌草菇挣的钱建了
房、买了车，还建了一个菌草菇农场。她的农
场雇了25名农户，其中大部分是女性，每周生
产 200公斤以上鲜菇，供应给东高地省的经销
商。她还将菌草技术推广到周边10个村庄，协
助中国专家培训当地妇女、青年和残疾人达
1500多人。2023年5月，费雷达·科拉罗姆作
为女性代表，到纽约参加了联合国第八届科创
论坛。在论坛上，她动情地讲述自己因从事菌
草生产脱贫致富的故事，与会人员都深受感
动。有许多个“费雷达”，通过发展菌草生产
摆脱了贫困，如南非的单亲妈妈、莱索托的失
业女大学生、斐济的残疾妇女等成长为女会
长、女企业家、女科技人员。

第三类是其他弱势群体。“小而美”的菌
草菇和菌草畜业生产，具有投入省、见效
快、可持续的优点，是各类弱势群体摆脱贫
困的好项目，当然要让这些人增加收入，工
作的难度很大，但是这是民心工程，坚持不
懈地推动，水滴石穿，做好了它更能凝聚人
心。（下转4版）


